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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玉戈看盘龙城等城市的高等级贵族

摘要：玉戈和青铜礼器一样，是商周时期体现贵族身份的标志物。本文通过考察郑州商城、盘龙城墓
葬出土玉戈、柄形器等礼器，提出玉戈、青铜礼器和玉柄形器由主及次地体现贵族身份重要程度，同
时高等级贵族随葬更多、更大的玉戈。由大型玉戈结合青铜礼器的情况，可观察出盘龙城目前已经
出现当地首领一级的最高等级墓葬 13座，台西和大辛庄也有少数同等级别的遗存出现，而郑州商
城王级墓葬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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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考古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通过文
献材料、墓葬规模以及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
多寡来判别贵族的等级，进而形成对某一时
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基本认识。目前，考古材料
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晚商、西周以及
东周时期不同阶层的物质文化面貌，并由此
可进一步揭示其时的社会场景。但对于年代
较早的商代前期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对高等
级贵族阶层，大家却难以做出一个明确的评
估。这是因为一方面，商代前期———包括二里
冈文化和中商文化时期，日后以青铜礼器为
核心的器用制度此时还不完善，青铜器难以
成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物。特别是郑州商
城等政治中心地区发现高等级墓葬很少，那
些规模较大的墓葬还多因遭受破坏而使青铜
礼器散失，高等级贵族身份很难定位。另一方
面，文字材料在早商时期尚未出现，我们无法
将这一时期墓葬贵族级别像晚商、西周那样
进行定位和横向排比。因此目前除盘龙城李
家嘴M2等少数墓葬之外，学界对于商代前期
高等级墓葬缺乏一个层级的认识，当然也就
无从理解商前期的贵族层级情况。

在商前期青铜礼器组合不稳定、且常常
遭受破坏而不齐全的情况下，戈等玉质礼器
可以是我们观察社会等级的另一路径。可注
意到的情况是，墓葬中玉质礼器的有无、大
小，在不同级别墓葬中是明显有所不同的。这
样，在缺乏青铜礼器的材料、或者以玉礼器结
合青铜礼器材料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有限
数量的重要指标，来分析判断贵族墓葬的社
会等级。

郑州商城和盘龙城是目前所见商前期高
等级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遗址，本文先通过
这两个地区墓葬出土玉礼器来观察墓葬等级
关系，再通过玉戈来尝试分析盘龙城等地高
等级贵族的情况。

一

进入讨论之前，需要明确一下商前期的
年代序列以及玉器的概念问题。

按《郑州商城》报告的分期[1]，二里冈下层
二期、二里冈上层一期、人民公园期是郑州商
城包含贵族墓葬的几个重要阶段，其中人民
公园期大体对位于中商文化时期。《盘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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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将盘龙城遗址分为七期[2]，出土青铜器和
玉器的墓葬分别属于第三～七期。其第三期、
四～五期、六～七期的年代，也大致对应于郑州
商城上述三期。例如，属于第三期的PYWM6
出土青铜器装饰简单的阳线纹饰，年代在二
里冈文化青铜器中是明显较早的。盘龙城第
七期的PYWM11所出青铜器中爵横截面较
圆，斝出现两周兽面纹，PYWM17出现纹饰风
格较晚的牌形饰，这些墓葬年代在盘龙城明
确属于最晚阶段。而属于第四、五期的PLZM2、
M1出土青铜器特征与郑州商城二里冈上层一
期颇为一致，这些青铜器数量多，品质高，映
射出盘龙城兴盛的阶段[3]。据此，以下将分二
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中商文化三个阶段来
对位观察郑州、盘龙城墓葬及其随葬品。
“玉器”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通常，

大家将透闪石和阳起石类的矿物结合体称之
为玉器，其硬度大于一般石材。但古人是否如
此辨玉？特别是经过三千多年的埋藏，原器色
度与质感变化之后是否还会被当代人识别为
玉器？这些其实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经常看到
考古报告将形制相同的器物分别归为“玉器”
和“石器”，但未必说明这些经验性认识就是
正确的。例如，下文将要涉及到的盘龙城杨家
湾老馆舍后采集的玉戈（馆藏号01591）[4]，色
浅灰，光泽度较弱，质感如沉积岩，但拉曼光
谱分析表明其硬度等矿物特征一同如盘龙城
其他玉器[5]。在《郑州商城》报告中，对“玉”器
和“石”器也有不同的划分，但发掘报告在操
作上也并没有明确地坚持这样的分类。该报
告表33中称BQM1出土玉戈3、石戈7，但在图
389的BQM1平面图中，将10件戈均列为玉戈。
同上报告表33中称BQM2出土石戈3件，但图
390中BQM2平面图也将3件戈都称为玉戈。在
郑州商城发掘报告相关的文字描述中，并未
设石戈一项，上述玉、石戈都在玉戈下描述。
对玉、石器这样不稳定的认识在考古报告中
较为常见，除了编写报告不够严谨之外，也还
因为所谓的“玉”与“石”在当今难以凭肉眼明
确区分。那些被我们归入石器的，原本很可能

就是玉器。因此本文会将考古报道中的戈、柄
形器等石器与相应地玉器器类一并归类，只
是统计表中按考古报告区别标识。

我们先选择商前期较为常见的玉戈和玉
柄形器两类玉礼器，按照前述的三个发展阶
段，观察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两个地点的墓葬
及其社会等级。表一、二分别统计了郑州商城
和盘龙城墓葬中不同阶段玉礼器和青铜礼器
的基本情况。两地墓葬中玉礼器、青铜礼器的
数量多寡与墓葬规模基本同步，即墓葬规模
较大者，也是同时出土玉礼器、青铜礼器数量
较多的墓葬。

在郑州商城，第一阶段出土青铜器的墓
葬三座，虽都被破坏，但仍可知C8M7墓葬规
模最大，随葬青铜礼器最多，也只有这座墓葬
随葬戈、柄形器等多件玉礼器。郑州商城的第
二阶段，BQM1、BQM2、C8M3墓葬规模大，随
葬多套青铜礼器，这些墓葬各出土有较大尺
寸的玉戈等礼器。郑州商城的第三阶段，这里
已经不再是政治中心，迄今的考古发现也未
见高等级墓葬。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此
阶段墓葬几乎不见随葬青铜礼器者，而随葬
玉礼器的情况则较多，后者往往同出礼仪性
青铜兵器———钺。此类墓葬长度往往在3米以
上，规模颇大，而随葬的玉与青铜两类礼器尺
寸都较小。似乎可以推测，这些墓主原是那些
在政治中心转移后，在郑州商城留存的一些社
会等级较高、但政治或经济实力不强的贵族。

在盘龙城，第一阶段的PYWM6长度在
2.35米，规模是盘龙城较早时期最大的，该墓
随葬爵、斝、鬲各一，同时出土有玉戈，这是盘
龙城迄今所见较早阶段唯一的一座随葬青
铜、玉礼器的墓葬，但墓葬规模及随葬品与其
后的PLZM2等存在较大距离。盘龙城第二阶
段是城市发展的高峰，李家嘴一带的大型墓
葬如PLZM1、M2，往往随葬多套青铜礼器和玉
礼器。PLZM2墓室面积接近12平方米，是商前
期最大的墓葬。该墓随葬青铜酒器可能为3套
或4套，与此对应，随葬玉礼器有戈5件、柄形
器6件。此阶段如PLWM4等一些墓葬随葬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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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礼器，往往也同出玉礼器。盘龙城PY－
WM11、PYWM17、PYWH6[6]，是第三阶段随葬
青铜礼器最多的几座大型墓葬，同时也都有
玉礼器伴出。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郑州商城还是盘龙
城，玉礼器的有无与墓葬等级关系直接。玉礼
器多出土于较大墓葬，相反，玉礼器数量较少
或不见的墓葬，往往随葬青铜礼器数量也稍
少。如不见玉礼器的青铜器墓葬，等级较高者
在郑州商城也往往只见单件青铜礼器，在盘
龙城往往是只有一套青铜觚、爵、斝组合。可
以认为，早商时期，玉礼器和青铜礼器一样，
也是体现身份、等级的标志物，甚至相较青铜
礼器而言，玉礼器是等级更高的标志物。

具体到玉戈和柄形器，在墓葬中体现的等
级也有较大的区别。如表一、二所示，玉戈在
郑州商城、盘龙城都出现在各阶段最高等级墓
葬中，墓葬规模大、同时会随葬玉柄形器以及
多套青铜礼器。相对而言，出土玉柄形器的墓
葬等级相对不甚稳定。一方面柄形器和青铜礼
器一样伴出于玉戈的高等级墓葬，或者不出玉
戈但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等级也往往较高，
如在郑州商城，C11M146、C11M150、C11M126
等等出柄形器的墓葬都同出青铜礼器，在盘
龙城，PYZM1、PYZM2、PLWM5、PCYM1等等
出柄形器的墓葬都同出多件青铜礼器。不过，
柄形器也有一些出现在等级不高的墓葬中，
如郑州商城C7M47只同出陶器和铜工具，郑
州商城甚至有些小型墓葬只出玉柄形器和个
别陶器，如C8M13、C11M114等。在盘龙城，同
样有一些出土玉柄形器的墓葬，只伴出陶器。
柄形器出现在这些社会等级不高的墓葬中，
玉戈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总体而言，不同类别
的礼器体现贵族身份重要程度上，显然是以
玉戈、青铜礼器、玉柄形器为主次。

出土玉戈的墓葬等级较高，玉戈的大小
也对应墓葬的等级高低。郑州商城第二阶段
的BQM1、BQM2分别出土长48.8、44厘米的两
件最大的玉戈，这两座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情
况也相匹配。在盘龙城，最大的PLZM2所见玉

戈5件，其中最长的一件PLZM2∶14长70厘米，
也体现出墓主的高等级。

当然，在郑州商城和盘龙城两地的墓葬，
都有出土青铜礼器多而玉礼器少见或未见的
情况，这往往是由于墓葬遭受晚期破坏的原
因。郑州商城C8M2出土青铜礼器6件，其中
罍、盘一般只见于高等级墓葬，但玉礼器只见
一件柄形器[7]，该墓墓坑自放置玉戈的腰部以
下遭受严重破坏而致随葬品不全，按照C8M2
原来的规模和随葬青铜礼器的情况，该墓极
有可能随葬玉戈。郑州商城C8M3也是一较大
墓葬，墓室遭受破坏。该墓长度达到2.9米，是
郑州商城第一、二阶段规模最大的墓葬。该墓
虽然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和一件玉戈，但仍然
不排除随葬品有失散。上述两座墓葬放置玉
戈的腰部受破坏，玉戈流失可能性大。同样，
盘龙城PLZM1出土青铜礼器数量达22件，在
盘龙城是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不过该墓只
见一件玉戈，其长度仅为39厘米，与其墓葬规
模不符。PLZM1是在遭受取土破坏后收集出
土物，原来可能还随葬有更大的玉戈。

如果我们根据墓葬随葬品的重要与多寡
判断商前期贵族分层，大体可以将郑州商城
和盘龙城贵族划分为这样三个层次：随葬较
大玉戈、多件玉礼器和多套青铜礼器的墓葬，
属于高等级贵族；随葬玉柄形器、成套青铜礼
器的墓葬，可归为中层贵族；随葬单件玉柄形
器或青铜礼器的墓葬，属于低级贵族。

商前期大型墓葬常常保存不佳，若基于
以上评估，可根据玉戈的体量，来横向串联规
模较大、或者随葬多套青铜礼器的墓葬，由此
确认高等级贵族的社会等级。

对于形制不完整的玉戈，也可以根据比
例粗估其体量。商前期较为瘦长的玉戈，如
PLZM3∶14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1.7%；郑州商
城BQM1 ∶20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5.8%；而
PLZM1∶33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8.7%，较为粗
短。PLZM2∶14戈，内与通长之比为13.7%，比例
较为适中。一般残存玉戈可据以上比例参照
复原大体的体量，如难以判断其粗瘦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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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盘龙城主要青铜器与玉器墓葬登记表

二

盘龙城 PLZM2 3.67×3.24 4.5 6 觚 1、爵 4、斝 3、尊 1、盉 1、鼎 6、鬲 1、甗 1、簋 1，钺 1
盘龙城 PLZM1 残 1 3 觚 3、爵 4、斝 6、壶 1、尊 2、鼎 2、鬲 2、簋 1、盘 1
盘龙城 PLWM4 2.55×1.22 1 2 爵 1、斝 2、鼎 1、鬲 1，钺 1
盘龙城 PYZM1 2.64×1.32 1 爵 1、斝 2、鼎 1
盘龙城 PYZM2 2.6×1.24 2 觚 2、爵 2、斝 2、
盘龙城 PLWM5 2.55×1.55 1 觚 1、爵 1、斝 1、
盘龙城 PLWM1 2×1 爵 1、斝 1、鼎 1
盘龙城 PLWM3 2.62×1.24 觚 1、爵 1、斝 1、鼎 1

三

盘龙城 PYWM11 2.5×1.4 1+1 1 觚 4、爵 4、斝 4、尊 3、簋 1，钺 1
盘龙城 PYWH6 完整 1 1 觚 3、爵 4、斝 3、尊 4、鼎 1、鬲 1，钺 1
盘龙城 PYWM17 2.9×1.6 0.5 2 觚 1、爵 1、斝 1、尊 1、牌形器 1、
盘龙城 PYZM3 残 2.5×0.9 0.5 1
盘龙城 PCYM1 2.35×1.52 1 觚 1、爵 1、斝 1、罍 1、鼎 1
盘龙城 PYWM5 1.1×0.6 1 觚 1、爵 1、斝 2
盘龙城 PYWM7 2.28×1.08 1 爵 1、斝 1、尊 1、鬲 1
盘龙城 PLWM10 2.46×1 1 爵 1、斝 1
盘龙城 PWZM1 残 觚 2、爵 1、斝 3、鼎 1、尊 1
盘龙城 PYWM4 2.1×0.98 觚 2、爵 2、斝 2、尊 1、鬲 1
盘龙城 PYWM9 1.81×0.5 觚 1、爵 1、斝 1、

阶段
一

墓葬
盘龙城 PYWM6

墓葬大小（长×宽）
2.35×0.5

玉戈+石戈
1

玉柄形器 青铜礼器及礼仪兵器
爵 1、斝 1、鬲 1

郑州商城 C8M32 1.8×0.5 爵 1、斝 1
郑州商城 C8YJM1 残 爵 1、盉 1
郑州商城 BQM1 2.7×1.5 3+7 3 觚 2、爵 1、斝 3、鼎 1
郑州商城 BQM2 2.7×1.1 +3 2 觚 1、爵 1、斝 2
郑州商城 MGM2 1.9×1.35 1 2 觚 1、爵 2、斝 2、鼎 1
郑州商城 C8M39 1.7×0.44 1 鼎 1、斝 1
郑州商城 C8M3 2.9×1.17 +1 觚 2、爵 2、斝 2、罍 1、鼎 1、鬲 2
郑州商城 C11M146 2.26×0.7 1 鼎 1
郑州商城 C11M150 2×0.63 1 斝 1
郑州商城 C11M126 1.92×0.9 1 斝 1
郑州商城 C7M46 2×0.8 1 爵 1
郑州商城 C11M125 1.9×0.75 1 爵 1
郑州商城 C8M2 1.5×1.05 1 爵 1、斝 1、鼎 1、罍 1、盘 1
郑州商城 C7M47 2.4×0.62 1
郑州商城 BQM4 2.08×0.69 爵 1
郑州商城 C11M148 2.32×0.7-0.65 爵 1
郑州商城 BQM4 2.08×0.69 爵 1
郑州商城 C7M25 0.9×0.6 爵 1

阶段

一

墓葬
郑州商城 C8M7

墓葬大小（长×宽）
残 2×1.3

玉戈+石戈
1+1

玉柄形器
4

青铜礼器及礼仪兵器
爵 3、斝 1

二

郑州商城 C7M15
郑州商城 C7M9

3.05×1.4
3.1×1.4

2
+1 1

钺 1、钺形器 1、柄形器 1
壶 1

三 郑州商城 C7M12
郑州商城 C7M7

2.76×1.49
3.1×1.4

1
1

钺 1、钺形器 1
钺形器 1

表一 郑州商城主要青铜器与玉器墓葬登记表

则可按适中的比例15%来对应。

二

先看盘龙城的高等级贵族墓葬。

盘龙城的一些高等级墓葬墓主身份比较
明确。我们曾经指出，盘龙城城市布局存在阶
段性变化，其中第二阶段核心区在宫城
区———李家嘴一带，而第三阶段核心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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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杨家湾南坡，其标志之一就是高等级墓葬都
位移至杨家湾[8]。李家嘴和杨家湾两个地点，
都已发现不少高等级墓葬。

在李家嘴，《盘龙城》报告报道了这里的4
座墓葬。由于除PLZM2之外大部分墓葬遭受
破坏，《盘龙城》报告未给出其他3座墓葬的具
体尺寸.不过从发掘报告图九十二李家嘴遗迹
平面图看，其他3座墓葬长度与M2接近，规模
都较大。这4座墓葬排列较为规整，都距城址
内的宫殿区不足100米，年代也与后者接近。
可以认为这些墓葬的墓主与宫殿区相关，他
们可能是盘龙城最高身份的贵族，集中埋葬
于宫殿区近旁并形成墓地。以下按照墓葬再
分别讨论这些墓主身份。

PLZM2，是李家嘴墓地、也是商前期规模
最大的墓葬，殉人3[9]，随葬青铜礼器多套，另
外还包括一件青铜大钺。该墓有5件玉戈随
葬，其最大者长70厘米。因此PLZM2的墓主，
属于当时盘龙城首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PLZM1，墓葬遭取土严重破坏，墓葬长宽

不明，随葬品均为收集。该墓仍然出土青铜礼
器22件，数量多于PLZM2。青铜礼器中提梁
壶、双耳簋等工艺水平极高，是盘龙城青铜器
的代表之作。墓葬年代较PLZM2稍晚，但墓主
地位应该与后者相当。该墓只见一件长度仅
为39厘米的玉戈（PLZM1∶33），原有玉戈可能
在出土时散失。

PLZM3，由于遭受取土破坏，只见少量随
葬品。根据《盘龙城》发掘报告所绘墓葬平面
图，M3随葬品出土范围南北长超过3米，东西
宽超过2米，据此M3是上世纪发现的盘龙城墓
葬中次大的规模。M3出土两件玉戈，其中较大
者PLZM3∶14长达94厘米，是迄今所见商前期
最大玉戈。

PLZM4，和M3一样遭受取土破坏，随葬品
大部分散失，但出土有一件玉戈[10]。该玉戈M4∶
6内、援均残，其内宽8.1、援宽9.1厘米。修复后
的长度为51.7厘米[11]，也是一件大型玉戈。

PZLM5，20世纪80年代，在PLZM1～M4之
北发现一座残墓，随葬品多已散失，只见残玉

表三 郑州与盘龙城出土主要玉戈尺寸登记表
单位 通长 援宽 内宽 厚 年代

郑州商城 C8M7∶9 残 21.8 5.6 0.8 二下二 P621墓坑破坏，戈基本完整
郑州商城 C8M7∶4 23 P605，图版 104 完整。石戈
郑州商城 BQM1∶20 48.8 7.7 二上一
郑州商城 BQM1∶26 26 6.2 0.8
郑州商城 BQM1∶17 37 5 1
郑州商城 BQM2∶14 44 6.8 二上一 ∶9、∶10形制、大小相同
郑州商城 C7M15∶7 25.5 0.4 人民公园期 此阶段墓葬小，玉戈小
盘龙城 PYWM6∶3 30.8 0.8
盘龙城 PLZM2∶14 70 9.6 9.6 0.8 4
盘龙城 PLZM2∶13 61.6 9 8.8 0.8
盘龙城 PLZM2∶28 45.6 8.8 0.8
盘龙城 PLZM2∶58 残29.6 6.4
盘龙城 PLZM1∶33 39 8 7.3
盘龙城 PLZM3∶14 94 11 11 0.5
盘龙城 PLZM4∶6 8.1 0.4
盘龙城 PYWM11∶43 35.8 7.5
盘龙城 PYWM11∶52 44.1 0.7
盘龙城 PYWH6∶4 36.3 6.4 报告未见，实物见于鄂博
盘龙城 PLWM4∶11 29 4.5
盘龙城 PYWM17∶14 残34 12
盘龙城 PYWT3③∶11 56

盘龙城 PYW采集（馆藏号 01591） 49 8
盘龙城 PLWM7∶2 12 8 1.4
盘龙城 PLM5∶1-1 26.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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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两件。其中省博物馆藏玉戈M5∶1为宽体玉
戈，援宽9.5、残长26.2厘米，该玉戈原来长度
可能在50厘米左右。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收藏
M5的一件残戈M5∶1-2，残长21厘米，形体较
M5∶1-1玉戈略小。PLZM5随葬两件大体量的
玉戈，体现了墓主地位。2015年武汉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原李家嘴发掘区进行展示清理，
在原M1、M2之间新发现编号为M6的墓葬 [12]。
PLZM6墓口南北长3.7米，东西宽2.3米，墓葬
规模接近PLZM2。M6已为当代扰乱，未见成形
的随葬品。这里的M6与M5是否为同一座墓
葬，现在已经难以判断。

以上李家嘴一带发现的5座墓葬，均出土
有50厘米左右或以上尺寸的玉戈。虽然大部
分墓葬遭受破坏，随葬品原貌包括数量都不
能详知，不过可以推测这些墓葬原来随葬的
玉戈还应该是多件，且其中较大者体量更大。
目前李家嘴所见最小的玉戈是PLZM1∶33长度
为39厘米，相信该墓最大的玉戈长度也应该
超过50厘米。李家嘴这5座墓葬就墓葬规模、
玉戈尺寸、墓地内聚的一致性，都说明其墓主
应该属于第二阶段盘龙城最高首领成员。

再看杨家湾。杨家湾南面坡地此前已报
道的考古资料反映出如下一些特征，可作为
盘龙城最晚阶段核心区表现：晚期堆积广泛
分布且丰富，出现规模与城址一号宫殿相当
的F4，围绕F4分布大型墓葬PYWM11、PY－
WH6、PYWM17[13]。近年，这里还清理出规模颇
大的PYWM13[14]，说明和此前一样，最高等级
墓葬与建筑在布局上有近密关系。以下分别
讨论这几座墓葬。

PYWM11，随葬青铜觚、爵、斝4套，随葬
青铜钺，兽面纹大圆鼎也是商前期口径最大
的鼎。M11随葬玉（石）戈两件，分别长44.1和
35.8厘米。

PYWH6，觚、爵、斝可能为3套，青铜礼器
总数与M11相当，且都见有礼仪性兵器钺。H6
玉戈长36.3厘米。

PYWM17墓葬规模大，出土有大型的青
铜兽面纹牌形饰以及绿松石黄金镶嵌饰件这

样特殊而珍贵的随葬品。该墓有碎器葬习俗，
玉戈只下葬一部分，其残长34、内宽10厘米，
复原长度约在72厘米左右。

PYWM13，过去只发现墓葬的一部分，后
经进一步清理，得知这是一座墓口长4.1、宽
2.9米的大型墓葬，殉人两具 [15]。墓葬已遭扰
乱，青铜器可能有遗失，但仍包括青铜觚、斝、
爵组合两套，以及鼎4、尊1等礼器。该墓也出
土有一件玉戈的碎片，是接近前锋的部分，残
宽5厘米，其完整的尺寸也应该较大。

以上墓葬规模远大于、随葬青铜礼器总
数远多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其他级别的墓葬，
墓葬中随葬钺、戈等礼器或其他特异物品，墓
主身份都应该是最晚阶段最高首领级别。

玉戈作为高等级礼器，像青铜礼器一样，
一般都会出现在墓葬或窖藏等遗迹中，那些
零星出土于遗址居址区较为完整的玉戈，相
信来自于遭受破坏的墓葬。虽然商前期大型
墓葬一般埋藏较深，但杨家湾南坡正位于当
代居民区，该处文化层普遍受到扰乱或破坏。
过去在杨家湾出土的两件玉戈原来很可能也
是来自高等级墓葬：PYWT3③∶11玉戈，长56
厘米；2002年杨家湾采集到一件玉戈，通长
49、宽7.6厘米。这两件玉戈的体量，超过前述
PYWM11和H6两座墓葬。这两件玉戈的拥有
者，身份可能也属于盘龙城最高首领。

这样从以上情况看，杨家湾一带目前应
该已发现有6座墓葬的墓主应该属于第三阶
段盘龙城最高首领成员。

第三阶段杨家湾出土的玉戈，大部分长
度较此前阶段如PLZM2、M3的玉戈要小，暗示
此时期玉戈体量趋小，也和殷墟西周早期玉
戈体量趋势接近[16]。

杨家湾年代稍早的PYWM6，虽只随葬
爵、斝、鬲各一件青铜礼器，但随葬的玉戈长
度在30.8厘米。考虑到其较早的年代和当时盘
龙城尚未进入其兴盛的阶段，也不排除M6墓
主为当时的最高首领。

目前所见盘龙城各阶段最高等级墓葬，
均随葬有大型玉戈或在碎器葬背景下随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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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玉戈碎片，可见，大型玉戈是作为盘龙城最
高首领的标志物出现在墓葬之中。

盘龙城其他地点的墓葬也随葬有玉戈，
其中较为重要着，是PLWM4出土多件青铜礼
器和青铜钺，其玉戈长29厘米，这类墓葬墓主
的身份，可能为盘龙城次一级的贵族。除了
PLWM4之外，像PLWM7、PYZM3这样的墓葬，
可能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综上分析，盘龙城李家嘴和杨家湾所见
高等级墓葬和玉戈等遗存，暗示两个地点已分
别出现5位和7位最高首领级贵族，其中属于
盘龙城第二、三阶段的有12位。在盘龙城城市
自二里头文化末期至中商文化较晚阶段发展
的约300多年中，如果以目前盘龙城所发现12
个最高等级墓葬为单位计算，则盘龙城大部
分特别是第二、三阶段的最高等级墓葬可以
说都已经出现了。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也不
大可能预期再有以上级别墓葬的考古发现。

三

以社会等级较为明确的盘龙城墓葬和玉
戈为认识基础，来观察郑州商城等地点的情
况。

郑州商城第一阶段最高级别的C8M7是
郑州商城出土玉戈最早的墓葬，该墓受到严
重破坏，“清理时仅存墓室西北角一部分”。墓
葬出土青铜爵3、斝1而未见觚，显然是因为墓
葬受到破坏而致组合不全，报告还提到“据破
坏该墓的挖沙者谈，他曾在该墓处拣到一件
饰三弦纹的铜盉”。而青铜盉在组合属于高等
级器类，M7原来应该有多套觚、爵、斝组合，是
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不过该墓出土的玉戈
之一长为21.8厘米 [17]，远小于同时期盘龙城
PYWM6玉戈30.8厘米，但如果考虑到该墓规
模更大、随葬品套数更多，其玉戈多套（可能
有遗失），墓主级别或远较PYWM6为高。
郑州商城第二阶段规模最大的墓葬，是

BQM1、BQM2和C8M3。这几座墓葬随葬青铜
礼器的数量也较多，同时都随葬有玉戈。
BQM1、BQM2墓葬规模大，随葬可能是两套的

青铜礼器和多件玉戈，显然墓葬级别较高。发
掘报告报道的两墓玉戈分别长为48.8、44厘
米，与同时期盘龙城李家嘴各墓葬玉戈体量
小得多。C8M3遭受破坏，青铜礼器原来的组
合可能为两套觚、爵、斝组合，级别可能与前
两座墓葬近似。显然，郑州商城这几座墓葬的
级别，较盘龙城最高首领要稍低。

在南方之外，商人在北方、东北的经营，
形成有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这样的中心城
市，其社会地位与文化性质，与盘龙城基本相
近。两座城市在时间上与盘龙城都有一些重
合，台西的年代稍晚，与盘龙城最后阶段大体
重叠，大辛庄的延续时间大部分与盘龙城一
致。因此，台西和大辛庄两座城市的高等级贵
族墓葬，情况也应该与盘龙城的相差不远。

藁城台西发现112座中商文化时期墓葬，
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墓葬最多的地点。台西
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多为小型墓，长度不超过
2米。墓地中也有一些墓葬规模较大，其长度
在3米左右，甚至在11座墓葬中使用1～2个殉
人。不过，这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均未超过一
套觚、爵、斝组合的器用方式，也都未使用玉
戈。如M112墓室长宽分别为3.0、2.0米，随葬青
铜器为觚、斝、鼎、瓿，还见有石罄、铁刃青铜
钺等高等级物品，墓主可能是一位地位较高
的贵族。中商时期墓葬规模趋大，郑州人民公
园一些墓葬长度也多超过3米，但其等级并不
很高。台西目前所发现的这些墓葬可能都没
有达到最高级别。

台西属于最高首领的墓葬可能像盘龙城
一样相对集中在高等级建筑附近。实际上，遗
址过去出土过体现等级的玉戈，除了一件难
以判断体量的玉戈碎片之外，采集玉戈C∶7，
长39厘米，极有可能是来自一座最高首领的
墓葬。

济南大辛庄是早商时期商人前出山东半
岛的据点，并在二里冈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
进一步发展。目前大辛庄还没有前面报道的
材料，但已有两座墓葬体现出很高的等级。

M106墓室3.2×2.2，保持完好，出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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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3、爵2、斝2、尊2、卣1，玉戈1、柄形器1[18]。玉
戈长31.9、援宽6.8、内宽6厘米。该墓年代属于
中商文化较晚时期。

M139墓室3.2×2.2平方米，规模较大，虽然
多次被盗，但仍然出土鼎2、罍、壶、盉2、爵、
斝、觯等14件青铜器以及柄形器等玉器，其中
包括大型青铜钺[19]，墓葬年代较M106稍晚[20]。
M139墓是大辛庄遗址目前已发现最大型的墓
葬，墓主应该为该城市的高级贵族或最高首
领。不过该墓中北部被盗扰，因此未见玉戈可
能系盗扰所致。

以上以大型玉戈为判断标准，梳理、串联
出商前期一批高等级贵族墓葬。我们认为最
高首领一级的墓葬，目前在盘龙城已经大部
分被发现，台西和大辛庄则是少量出现。由周
边区域中心城市比照郑州政治中心，可知后
者发现的只是一些等级相当的贵族墓葬，更
高等的商王一级墓葬尚未出现。这样的串联
和认知，可以搭建出考察商时期社会分层的
平台。

通过对玉戈形态的观察，还可以注意到
商前期玉戈作为权力的象征，其造型虽然极
为简洁，但在不同区域出土的玉戈，技术细节
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此时期所有的玉戈，
在锋与援之间的刃口都不是平滑的过度，而
是带有锐利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分别从锋、援
两端打磨，至锋与援处交接而形成，是商前期
的一个时代特点。这样相同的细节，是相同制
作技术系统的反映。这说明玉器的制作，和同
时期青铜器技术一样，在不同地区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它是该时期商文化、政治对周边地
区强力辐射的表征。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
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批
准号16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

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

古发掘报告》第五章结束语，文物出版社，2001年。
[3]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

报》2017年第4期。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出

土玉戈》，《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5]盘龙城出土玉石器由艺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

荆志淳教授检测，此处意见承荆教授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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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of Panlongcheng as Seen through its Drainage System
Zou Qiushi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builds on underwater archaeology work previously conducted at Pan-
longche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and maps of the site, it clarifies the situation of
the drainage system of the Panlongcheng settlement sit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water levels of the rivers
and lakes surrounding Panlongcheng were substantially higher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han today, but
that reclamation of land through dik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later altered the structure and lay-
out of the area’s drainage system, leading to the overflow of the Fuhe, Panlonghu, and Pokouhu, all of
which directly border Panlongcheng, and resulting in the submerging of portions of the site.

Keywords: Panlongcheng site; river; lake; water level; environment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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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High-ranking Elites through Jade ge Excavated from Panlongcheng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Jades are similar to bronze ritual vessels in that they are the primary symbols of elite stat-
ues during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how jade ge, jade shafts,
and bronze ritual vessels materialize elite identity based on examinations of these artifacts among the
grave good assemblages of Zhengzhou Shangcheng and Panlongcheng burials.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large-sized jade ge in combination with sets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we conclude that 13 burials at Pan-
longcheng exhibit signs of being among the highest ranking burials, comparable to that seen at Taixi and
Daxinzhuang, and further that such high-ranking burials have yet to be found at Zhengzhou Shangcheng.

Keywords: Proto-Shang Period; Panlongcheng; high-ranking burials, jade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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